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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外 絮语 ( 代序 )
    

1 . 今 日 文 学 的 局 面 , 是 时代发展的 结 果 , 当 然 也不 能 否


认作 者 对造成这一 局 面应 负 的 责 任 。
    

2 . 小 小 说或 者 文 学绝不应 该 因 为 那些 颇 具私人成分 的要


求 , 而 成 为 一 种玩物 , 也不 应 该在探 索 、 技 巧 、 形 式等 幌子


下 拒 绝读者 。
    

3 . 文 学从来 不是谋权 、 谋钱的 最好跳板 , 如果有人借此


获得 了 权 、 钱 , 只 能 当 他们 是 获得 了 几 百 万 分之一 的彩 票 中


奖机遇 , 中 了 特 奖 , 当 然 , 特 奖是 时 常 空缺 的 。
    

4 . 写 作很苦 , 不 是苦在 没有市 场 , 不是苦在不 能发表 ,


而 是苦在 心 中 有话 , 却 不 能 圆 满 表述 。 爱 写 作的 人 , 是 自 己


给 自 己 找 罪 受 , 上 帝 不 把这种 苦恼 赐 予 无 意 写作 和 思 想 的


人 。
    

5 . 我 时 常于 这种苦 中 品 到甜 蜜 , 一 个人物或 一种思 想从


心 里 走到 纸上一 个 个鲜 活起来 , 我 感到 创 造和沟 通的 幸福 。
    

6 . 文章 读 者 范 围 的 扩大 , 让 我 更进一 步 感 到欣喜 , 这表


明 我 的 思想 与 大 多 数人 的 心 灵有相 通之处 , 闭 上 眼 睛 , 你 可


以 想 象你 正在接近某种真理 。
    

7 . 由 此 , 写 作 的 目 的 不仅 只 是为 了 发表 , 它 强化一 颗 心


灵的 感 受 能力 , 柔软 因 紧张 而 僵化 了 的 生 活 。 写 作是为 了 生




活得更 好 , 而 不 是为 了 更好地生存 。 你 看见 托 尔 斯 泰伯 爵 了


吗 ? 鲍 尔 吉 · 原 野说 写 作是使人善 良 , 写 作是使人活 两 辈 子 。
    

8 . 什 么 是好的 小 小 说 ? 曲 折的 情节 、 典型 的人 物 、 深刻


的 思 想 、 优 美 的 语言 、 新颖 的 道理 、 传 神的 细 节等 等 , 只要


表述好一 条就不 错 了 , 两 条 以 上呢 , 最好不 过 了 。
    

9 . 作 为 对 小 小 说是一种结尾 艺 术的 反驳 , 欧 · 亨 利 的 尾


巴 成 了 许 多 作 者 眼 中 的 狗 尾 巴 , 但是众 多 的 狗 尾 巴 真 的 有


《 警察与 赞 美诗 》 、  《 最后 一 片 叶子 》 中 那种 源 于 生 活 的 真 实


和深刻 吗 ? 其 实任何 一种模式都会有蹩脚 的 赝 品 , 诗歌散文


也不 例 外 。
    

1 0 . 读 者 的 我常 常诘 问 作者 的 我 , 你 究 竟看 了 多 少 当 前


的 作 品呢 ? 有几篇 是你喜 欢 的 呢 ? 你 读 不 懂 的 有 多 少 呢 ? 你


的 东 西 别人 ( 尤其 是 大 多 数读 者 ) 能 懂 吗 ? 于是 常 常指 手 画


脚的我便 只 有哑然 。
    

11 . 作 为 一 个读 者和 作 者 , 我 感谢 众 多 虔诚 于 文 学 这 块


圣地的 园 丁 和守 护 神 , 是 因 为 他们 发 了 我喜欢的 ( 尤其 是我


的 ) 作 品吗 ? 不 全是这样 , 更 多 的 还是在 于他们 对 文学 的 态


度 , 芸芸 众生 中 我 算什 么 呢 ?
    

1 2 . 祖 国 文 字 浩如烟 海 , 我 似一 片 雪花 融 于其 中 。 一 片


雪花只 有挨 着一 片 雪 花 才会感 到 温 暖 , 一 片 雪花 只 有 落在一


片 雪花 身 上才 有 了 重 量 , 一 片 雪 花只 有站在 一 片 雪 花 身 上 才


有 了 高度 。
    

1 3 . 小 小 说或 者文 学会 永恒 吗 ? 不知 道 , 也 无 需 知 道 ,


只 要你 发 自 內 心做 了 自 己 想做而 且该做 的 事 。
    

石 建希


20 0 9 年 9 月 1 8 日 于 红 河州绿春 黄连 山 边 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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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情颜色

    

雪总算小 了 许多 , 也就指 甲 那么 大一块一块地下吧 。 天



和 地被积雪连成 白 色 的一体 , 上面有鼓起 的 雪包 , 是 山 岭 ,



大大小小 , 远远近近 , 一个 串 着一个 , 成 了 这 白 色世界的 唯



一点 缀 。

    

兵强迫眼 睛看着窗外 。 雪 , 还是雪 。 兵闭着 眼也清楚每



片雪花在空 中 飞舞 的姿态和位置 , 兵还知道 , 不 能这样看那



白 晃 晃的雪 , 得 了 雪盲 就废 了 , 可是 , 兵更怕看对面 自 己 那



张床 。

    

三天两夜 , 兵就这样熬着 。 飞雪 , 积雪 , 那张床 。 班长



领着新兵 融进 哨外 的 雪地之前 , 特意拍拍 那床说 , 你是 老



兵 , 这困难归你 。

    

想起 战友 , 眼神就往侧墙跑 。 那上面贴着张字条 : 夜是



口 口 的温床 , 兵是 国家的铁墙 。 不知是哪个老兵 留 下的 。 那



两个口 口是班长临走前贴上 的纸 , 白 的 。 兵想 , 要是有场战



争就好了 。

    

兵想象着将敌人一个个放倒在 哨前平坦的雪地里 , 雪好



软 , 人一倒下 , 便 陷进雪里没 了 。 兵疲 惫了 的 时候 , 就想 ,



自 己 咋还没牺牲 呢 ? 最少也该负点伤 的 。 不 , 不能倒下 , 通



信还没恢复 , 不能误事 。 兵一 咬舌头 , 生疼 , 还好 。 千万别





出事 , 国家派兵到 这儿来 , 可不是为 打仗 。

    

总还是挂记着那床 。 兵想 给 自 己 一 耳光 , 下 流 。 我 是



兵 , 我偏不看你 , 我看雪 。

    

雪 , 还是雪 。 兵告诉 自 己 , 看着这 雪 , 家 乡 的 人谁 见



过 ? 家乡 只有 树好 , 那 种柳树 , 田 边湖 畔满是 。 柳 叶最好



看 , 对 , 不是方 的 , 好像是尖的 , 又有点像是圆 的 。 那个 绿



啊 , 想想能把肠子痛断 。

    

要是这里有棵柳树就绝 了 。 兵想 , 我就啥都不怕 , 我就



数柳 叶 , 多 少片 我都数得清楚 , 就是只有一 片叶 子 , 我也能



数清它身上那绿绿 的脉络 。

    

娟 数过柳 叶 。 娟该结婚 了 , 这年岁 还 不结婚 , 家乡 人



眼里就不 对劲 。 结婚 , 生 小孩 , 娟就该是另 一个模样 。 啥



样 呢 ? 不 知道 。 娟 原先啥样 , 兵都模 糊 了 。 想 了一 大堆眉



毛 , 眼 睛 , 酒窝 , 总构不 出 个清晰 的 娟 , 但娟 的气 味就越



来 越重 。

    

兵难受 。 不行 , 兵 的注意力就转 向 旁边 。 这 当然不是为



了 猜那 遮着 的 字 , 兵想 , 这儿没雪人 , 说不定会 有啥小东



西 , 就是跳蚤也好 。

    

没有 。 没有会动的 东西 , 兵仍 瞪着 眼 。 也怪 , 那墙上微



微凸 起的地方 , 竟像个人的鼻子呢 , 再一琢磨 , 又 在旁边找



出 了 眼 睛 , 眉毛 。 兵看她像娟呢 , 可又看不清 。

    

兵 的头又一 次有 了 爆炸的感觉 。 兵摇头 , 不 行 。 兵朝 那



张床移动 , 看看那 , 兴许就想清了 , 就好 了 。

    

枕头下 , 躺着 本电 影画 报 。 封面 的女明星 咋看咋顺 眼 ,



纸再皱也顺眼 。

    

还是想不 清 , 把五 官合起看 , 那不是娟 , 把五官分开



看 , 那像是娟 。

    

兵和 战友们 研究过这女明 星无数次 , 为她设想过最少 九

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十九种出 身和 结局 , 还跟她贴着脸亲热过 。 可是 , 兵现在怕


她 。 兵想 , 自 己有一万个理由 不能看她 , 比如 , 战友 已 融进


雪里三天两夜 了 , 比如 , 以前是大家都在 , 比如 , 人家是 明


星 , 肯定嫁人 了 , 比 如 , 她其实 是张纸 , 比 如 ,  自 己 是个


兵 , 不能坏 了兵的 名声 … …
    

可和她 脸对脸摩 挲的 时候 , 真好 , 像贴 着块 玉 , 清 凉


滋润 。
    

全身发冷 , 脸就火辣辣的 , 兵背过头上 的五星 , 将 脸和


女 明 星贴紧 , 一下 、 一下地摩挲 , 兵的 唇甚至对上 了 女明 星


的唇 , 越来越激烈 的动作 中 , 兵 的眼角有泪滚 出来 。
    

电话铃 叫 了 , 兵 跳起来 , 夺过话筒 , 里 边有 熟悉 的 声


音 。 兵说 , 我哨 … … 话一出 口 , 兵就后悔 , 难道 自 己 只 会说


这句话吗 ?
    

正正军 帽 , 兵走 出 哨 所 , 天地间 一片雪 白 , 积雪好软 ,


脚一踩 , 咯吱 吱叫 。 兵想 , 要是再有棵绿绿的树就绝了 。
    

远远看 去 , 洁 白 的雪原上 , 一身草绿 的兵 站在那 , 像


棵树 。




牺 牲
    

窗外 的天色很黑 , 天空也矮了 一大截 , 越野车强烈的灯


光射过去 , 密不透风的雨幕后面 , 是黢黑 的天 , 让人担心那


团黑色随时会砸下来 。 通报说这是百年一遇的 特大暴雨 。
    

永刚看看表 , 时间又跑了 1 0 分钟 , 正是晌午 。 作为野战部


队的一个少校副参谋长 , 这些年的精力都贡献给四处的救急了 。


和平年代军人的荣誉多半只有从暴戾无常的灾难中去赢得 。 有


人说快速做官只有两种办法 , 一是将军成名 白骨枯 , 一是要有


贵人相助 。 此刻 , 上校大队长 , 永刚的贵人就坐在前面 。
    

从军校出 来的少尉到今天的少校 , 永刚没有离开过上校的


目 光 , 他看着永刚 从一个少尉成长为少校 , 他升少校时 比永刚


大 5 岁 。 尽管他现在已经是上校了 。 他甚至嘿嘿笑着 , 对永刚


说 , 你要想再升快点 , 只有尽快把我肩 膀上的星星多增加一颗 ,


我才有位置给你空出来 。 于是上校总是把上阵的机会给永刚 。
    

雨水还在瓢 舀 盆端地泼来 , 没有人知道后面 的雨水究竟


还 有多 少 。 在古北 堤坝那边 , 新兴 的开 发区 已 经泽 国一片


了 。 据 预报 , 暴雨还要持续 5 个钟头 , 堤坝垮掉是迟早 的事


情 。 现在洪水已 经 围住了 上百的群众 , 有个厂子 准备转移的


决心下晚 了 , 当 时都说去年大家已经遇上一次 5 0 年一遇 的洪


水 了 , 今年应 该没有更大的 问题 , 但是 , 这 个要命 的但 是 ,




是永刚 他们这支队伍必须去解救他们 了 。
    

车子与公路坎下 的江水赛跑 , 雨刮器要命地晃动 。
    

永刚回过头去看后面的车队 , 突然感到车子漂了起来 , 紧


接着在人的惊讶和车 子撞击江水的乱响中 , 永刚发现 自 己 乘坐


的这辆指挥车因为路基的垮塌 , 已经掉进了 汹涌 的江水中 。
    

浑浊的黄水很快漫过了 密 闭 的车窗玻璃 。 车子被拦在一


块大石头前 , 永 刚 清醒过 来 的 时候 发现驾 驶员 伏在 方 向 盘


上 , 上校也受 了重伤 。 永刚 意识到 , 水 中 的车窗 玻璃不是那


样容易砸开的 , 而且车窗 玻璃一旦被弄开 , 污浊的 洪水立 即


就会涌 进来 。 永刚把手伸 向上校 , 却猛地被上校掀开 了 。
    

脚被卡住 的上校很生气 , 他厉声喝骂 道 , 你不要 , 不要


侮辱我 的能力 , 你 的前线在古北大堤 。 我把脚松出 来就没有


事了 。
    

最后上校推着永刚 的大腿把他送出 了 车子 。 永刚挣扎着


漂游到了岸 边 , 脸上都是惊慌 。
    

永刚 留 下一组战 士营救上校 。
    

这是一次相当精彩 的救援 , 现场的手机录像记录 了 这支


铁军的勇 敢 。 战士们 顶着拍打在胸 口 、 脸上 的惊涛骇浪 , 在


3 00 米宽的洪水 中 搭起 了 一 根救命缆绳 , 从这根救生索 上牵


引 过来 了 1 3 8 个 人 , 其 中 没有一个是永刚 带过来 的 。 他记得


上校 曾 经说过 , 立功 的机会是兄弟们 的 。 其 实看着人遭罪 ,


而无法直接援手是很慌人 的 。
    

在和 洪水生死 搏斗 的 3 个小 时里 , 永 刚 没有想 起上 校 ,


就好像那里是后方 。
    

后来 大家都说 , 永 刚站在大堤上 纹丝不动 , 目 光坚毅 ,


像个将军 。 其实永刚知道 , 自 己 满脸 的水全是汗 , 那攥住心


尖尖 的手一刻也没有放松 。 前线的 战事平息下来 的 时候 , 永


刚看看左右 , 没有上校 的身影 , 再 回望雨幕中 的公路 , 大雨




依然猛烈 , 刷 刷地下 , 刷得人心发毛 , 不停呼 叫 的 电话那头


始终沉默 , 永刚 眼前有点 发黑 , 全身的精力 顺着雨水不停地


往地下泄漏 。
    

到这场百年不遇 的洪水退下去后 , 还是没有人看见上校


的身影 。 全市动员 了上万人沿江而下 , 也没有找到 那辆车和


上校的影子 。
    

上校 的爱人除了 哭泣再没有多余的话 , 再不和永刚 说一


句话 , 甚 至不能再见面 , 一见就止不住地流泪 , 要知 道以前


她 比上校更爱和永刚说笑 。
    

在出 席救灾英模 的表彰会上 , 永刚头一次不明不 白 地晕


过去 了 。 授给 上校 的鲜 花和证书 没 有 出 现在 这次的 表彰会


上 。 表彰名单里面没有永刚 的名 字 。
    

获不获奖不重要 , 重要 的是永刚 晚上总是做噩梦 , 上校


的手无数 次把睡梦 中 的永刚从床 上掀下来 , 让永刚一整夜一


整夜地合不上眼 。
    

上校 的证书是 在半年后审批下来的 。 打沙船在江底抽到


了 锈蚀的军用吉普 , 车里两具骨架抱在一起 。
    

省上 和军 区联合召 开了 追授英雄荣誉 的表彰大会 。 大会


上 , 上校 的爱人没有哭 , 自 从看见两具纠 缠在一起 的遗骨 ,


她就不再流泪 了 。 那时 , 上校 的爱人看见 了在下面坐 着的永


刚 , 永刚 曾 经青翠茂密 的头发现在一片雪 白 , 原来挺拔的身


板也弯了 , 眼神蒙眬 。 垮了 , 再没有 以前那份精神头 了 。
    

表彰会后 , 永刚退 伍 了 , 医 院 检查他的 身体 已经垮 了 。


在军营的 门 口 , 上 校的爱人赶来 了 。 她对永刚点 头 , 永刚 也


点头 。 她 又点 了点 头 , 永刚还是点 头 。 临 末了 , 她握着永刚


的手说 , 都是水 , 是水 的原 因 。 谁 叫你们是兵呢 !
    

哗的一声 , 永刚拼命护着的 泪海大堤轰然崩溃 , 很像那


次百年一遇的洪水毫不迟疑地 冲来… …




一个人的演习
    

高原上要屏住 呼吸不是件容易 的事 。 记者感到 手中 的相


机前所未有的沉重 , 端在手中 总是发抖 。 记者想 , 哪怕选好


了 拍摄点 , 要拍 出 一张能够获奖 的作 品也不是件容 易 的 事 。


记者想起这次万里采风行前对高原景致的构 图就直想 摇头 。


镜头 中 兵全副 武装地从坡下往 山 上 冲 , 跑在厚厚 的 积雪里 ,


每次从 没膝 的积 雪中 拔 出脚来 , 兵东倒 西歪 , 枪也没有端


正 , 只顾着死命往上冲 。    
    

兵冲到跟前 , 记者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拍摄机会 。 其他的


兵看着兵把舌头吐出 口 外 , 不停地喘息 , 脸上的两 团紫色斑痕


成了黑色 , 都不说话 。 记者看着兵的狼狈样意外 , 这种状态别


说打仗 , 再走两步都得趴下 , 更别说有英姿可以 拍出来 了 。
    

连长看看兵说 :  “记者 同志 , 可以 了吧 ? ”
    

记者笑了 笑 , 这怎 么可 以 呢 ?
    

连长拍拍兵的肩 头 , 说 :  “来 , 先歇息一下吧 。 ”
    

记者掏出 烟来递过去 , 连长摇头 。 记者刚到哨卡时 , 小小


的 哨卡像开了锅样 , 哨卡的兵不多 , 不敢全部用来配合拍照 。
    

兵也摇头 , 入伍前兵曾 经光着脚 丫 , 躺在 山上 吸 白 蒿卷


的烟 。 兵木在那儿 , 喘息着望着坡下雪地上杂乱无章 的脚 印


发呆 。 脚印这样乱 , 战 术动作一定走样 , 看来新兵集训 时 的




东西丢得差不多 了 , 当兵三年除了 集训 结束分配上山 时到 过


坡下 的雪地 , 再没有下过那么 远了 , 这些年都干 了 些啥 ? 兵


感 到对不起 战 友和 记 者 。 连 长挑选兵 不仅是 因 为 兵身 材高


大 , 有 张方方正正的 国 字脸 , 更因 为 兵集训时成绩不错 。
    

兵又下到 坡下雪地 。 记者半蹲下来 , 把相 机的重量分到


腿上 。 相机的抖动小了 些 , 记者在镜头里搜寻想象中 的 画面 ,


洁 白 的雪原柔 和寂静 , 全副 武装 的兵一身绿色 , 风驰电 掣般


向 山上扑来 , 用特技拍出 的迅疾恰到好处 的突出 兵的英姿 。
    

兵端着枪往山上 冲 , 一边用劲把腿从雪地里拔 出 来 , 一


边在脑海中搜 寻关于兵的记忆 , 只 有三年前当 兵时才到过这


儿 , 这些年都干啥了 ? 这儿既不是边界 , 也不是城镇 , 哨卡


里的兵看得最多的是雪 , 三年的时 间说不上长短 , 就像过了


一辈子 , 又像只过了 几天 , 说不定啥时 就该退伍了 。
    

其他的兵纷纷拍起手来 , 兵开始手脚并用往山 上爬 。
    

连长看着兵在雪坡下挣扎 , 眼神就有些发呆 , 慢慢地鼻


子就有些堵 。
    

记者在不停地换着半蹲的姿势 , 镜头里兵的姿势实在谈


不上美感 , 突不 出兵的雄姿 , 放远镜头 , 巨大的 雪幕下 , 兵


小得像只 蚂蚁在 昏头 昏脑地挣扎 , 拉近镜头 , 兵的 张牙舞爪


实在不像训 练有素 。 记者觉得手中 的相机又冷又 重 , 僵直的


手指始终摁不响快门 。
    

连长看着记者失望 的神 色也蹲下来 , 说 :  “记者 同 志 ,


真是太辛苦你 了 。 ”
    

记者没言语 , 一心 瞪着镜头里的兵越扑越近 。
    

兵摇摇欲坠冲到记者跟前 , 摁下快门 的声音始终没有响起 。
    

兵用手往嘴里扇 着风 , 脸上滴着水 , 像刚从水里出 来 。
    

连长看看兵 , 又看看记者说 :  “ 行了 吧 , 记者同 志 也辛


苦 了 。 下午再换个人吧 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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